渔夫和儿子

连云港市司法局  张莹
那片海，不够湛蓝，不够辽阔，翻滚着略显浑浊的细浪。但却承载着旧时光，见证了他的年少轻狂。

年仅四岁的女儿扬起头问他：“爸爸，你以前住在这儿吗？”妻子抱起女儿，笑着说：“你爸爸小时候和爷爷一直住在这里。来，我们去那边玩。”

他捏了捏女儿的脸颊，对妻子笑了笑，便脱下鞋子，兀自一个人沿着海边慢慢地走着。夕阳西下，余晖在沙滩上倾下一个个背影。整整八年没有回来了，这片海依旧没变，海滩仍旧硌得脚疼。海风还是从不在乎人的感受，那么肆意地吹在脸上。

岸上不远处的房子依旧立在那儿，只是稍微翻新了一下。里面露着微黄的灯光，若隐若现地有一缕烟雾顺着灯光往上缭绕。他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，然而又有些忐忑。他走近后并没有敲门，径自推开半掩的木门，进到屋里去了。原本坐在桌子旁卷烟的老人一惊，动作霎时定格在那儿，嘴角略微地浮动着，似乎想要说太多的话却被被突然封住了嘴。他走上前去，大咧咧地喊了声“爹”。老人手中的烟袋“啪”地落在桌子上，缓缓地站起身来，冲他笑着。

当晚，他们聊了很久。父亲就那么静静地倾听着，嘴里吞吐着烟雾，好久未曾闻到，不免有些呛人，却是那么亲切。八年的时光实实在在地消逝了。但仍恍如昨日。他躺在那张老旧的木床上，自然地想起了八年前的那个晚上，他未曾忘记过。

他想着，想着：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潮涨，潮落。

清晨，渔夫和儿子迎着初升的太阳，开始了一天的生活。傍晚，当西方的天空染着红霞的时候，他们就把那艘渔船拉上岸。拖着有些疲惫的身躯，回到低矮的住处，吃着几道简单的菜式，闲扯几句，便早早地入睡了。除却阴晴不定的日子，次日又是一个轮回。周而复始。

夏日的晚上，他们会坐在海边，脚在海滩上反复地摩挲着，喝着小酒，兴起时还哼着民谣。海风阵阵，远处的树叶也被吹得哗啦哗啦地响，但却不似冬日那么强劲。海浪携卷着一层层的泡沫，间或会有细浪溅起来，喷到他们的脸上。海水咸而重的味道四处扩张弥漫，每日都在他们身上留下气息，早已融入到他们的身体里，密不可分。

他们不识字儿，从不谈人生，更不知何为理想。父子之间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，但早已形成一种默契。一个眼神，儿子便会知道父亲想要做什么，父亲也深知儿子的心思。多年来，他们唯一擅长的便是撒网捕鱼，准确地知道何时能出海，何时能捕到新鲜的鱼。大海偶尔还会反复无常，可他们的日子却平静如水，无变无惊。  

有一日，偏僻的渔村迎来了一群外地人，衣着光鲜，谈吐优雅。女人们皮肤白皙，踩着高跟鞋，戴着遮阳帽。男人们也是衣着整齐，不似他们整日光着脚在海边跑。他们讲得话是那么好听，悠扬婉转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身上没有鱼腥味，而是散发出淡淡的像是花开满山时的清香。

儿子那日也跟着凑热闹，混在围观的村民中，他什么也不说，就定定地站在那儿。戴着墨镜的导游用许多他们从未听说过的词语来描绘这个渔村，好像这是块宝地一般。之后，他神采飞扬地讲着外面的世界，写字楼，高架桥，酒吧，旋转餐厅。像是在讲一个未来世界，色彩斑斓，充满无穷的乐趣。他隐约感到在那个世界里，人们可以做好多的事情，而不仅仅是捕鱼。原来他曾生活的地方是那么的渺小，小到根本就可以被外界忽视。

那天晚上，儿子第一次睡不着觉，脑子里不停地闪过白天的那些人， 回味着他们口中所描述的外面的世界。他感到有股气流穿过胸膛，一直在心底回荡，久久不能平复。连着几天，出海的时候，他总是心不在焉，时而忘记了撒网，时而打翻了瓶瓶罐罐。渔夫责怪了他几句，他依旧如此。

晚上，饭桌前，儿子闷不作声，琢磨着以何种借口向父亲去解释那近乎狂热的想法和驿动的心。渔夫其实早已注意到了。在这样意气风发的年龄，每一个少年都会有颗不安分的心，去闯荡异地，也算未枉此生。于是，他淡淡地对儿子说：“想出去就出去吧，别管我。在外面累了就回来。”父亲的一句话让他不知如何回应，半天才缓过神来，猛地点头。

次日，他抖抖身上的衣服，踏出了那片海，迈向一条未知路。终于，外面的世界让他知道什么是繁华似锦，什么是行色匆匆，什么是人间冷暖。霓虹灯下，他才知道人们可以彻夜不眠，也可以夜夜笙歌，不醉不归。过马路时，他趔趄地跟在别人的后面，才不至于被司机骂。      

有时，这座城市以无限大的热情包容着每个到来者，但有时，似乎又无情地想把某些人驱逐出去。初来乍到，他学不会诸多的东西，屡次碰壁。他迷惘了，不知所措。仿佛是个智力受损的病人，在这个城市碍手碍脚地活着。多少次，路过菜市场，鱼摊上飘来的味道勾起他心底的脆弱，他疯狂地想念那海，那船，那无数个伫立海边的日子。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内心的煎熬，买了车票，然而，看着远方缓缓驶来的列车，他傻傻地立在那儿。人们纷纷地挤着上车，他竟一步一步地往后退，然后转身飞快地跑出了车站。

火车驶来的那一刻，有一种强烈的渴求，撕扯着心，驱使着他往前冲，哪怕头破血流也不能停止。他抛下所有旧日的念想和软弱，爆发了所有的倔强， 就像是曾经对着大海大叫一般，现在他对着这个城市怒吼，然后他狂笑，心情顿时大好。三年后，这城市终于有了他小小的立足之地。五年之后的一天，他庆幸着自己有了幸福的家庭。他想起了父亲，想起了昔日的自己，那片海在心中还是清晰如初。带着妻子和女儿，他终于可以回来了。    

今夜，星光未变，海浪依旧，只是心情却大为不同。那个晚上如若重来，他相信自己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奔赴异地。

翌日清晨，他慵懒地伸展着腰，透着窗户看去，依稀能够看到海面上的粼粼微波。妻子和女儿在桌旁吃着早餐，开心地说笑着。只是没看到父亲的身影，妻子说：“早饭是公公做的，他一早出海了，让我不要叫醒你。”他没再说什么，走到外面，吹着清晨的海风，深深地呼出一口气。

望着海面上几只渐行渐远的渔船，根本分不清哪一只是父亲的。父亲还在捕鱼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祖辈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那么执着，他眼角不觉泛着微红。

